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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伊利湖畔的露營地時，夜幕已掃去了最後幾縷微弱的晚照
，卻遮不住一天星斗，密密麻麻把銀河深處淡淡的光彩灑到林間空
地上。聽着湖水輕微而有節奏的呼吸，眼前還燃繞着一路來繽紛的
秋色，知道這秋色從俄亥俄一直舖展到新澤西，在大平原蕭疏爽朗
的林野中舖開一匹色澤艷麗的長錦。我在從俄亥俄赴普林斯頓大學
訪友的途中，雙眼饕餮半日的秀色，已經有些累了，卻又給清涼帶
冰晶的月色吸引。 「蘇必利爾密歇根，休倫伊利在中間，安大略在
東邊。」初中時地理老師教五大湖的名稱時，告訴我們這個歌謠，
還是她當年的老師傳授的。而老師們不曾想到，十幾年後有個學生
會獨自夜宿伊利湖畔，看着初殘的月亮像籠罩了陰影的水晶球照在
浩瀚如海的湖面上，默默念誦着她們教給的歌謠，毫不感到畏懼或
孤獨。滿天星輝布下宇宙森嚴的秘密，曠無一人的露營地上只有我
看到，只有我迷惑，沉重得承受不起。

翌晨在零下的氣溫中辭別伊利湖前，到湖邊拍了幾張風景照。
幾朵彤雲剛從東邊盤桓到湖面上。我的車在公路兩岸秋葉的錦緞裡
飛馳，心卻已經像白鴿，翩然飛到秋山秋樹之外的普林斯頓。要拜
訪的朋友是我在科羅拉多州和西雅圖的學姐，如今執教普林斯頓大
學。抵達當晚我們聊起從前的師長同窗，直到睡眼迷矇，意猶未盡
。初次相見還是在西雅圖，留着娃娃頭的我和背着大書包的她如今
在北美大陸的另一端聚首，卻都已正式走上講台，把當年從教授們
那裡學到的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以及各種故事和歌謠再教給台下一
雙雙青碧色、深棕色、寶藍色的瞳子了。

次日她帶我參觀校園及學校附近一帶。早有人告訴我普林斯頓
校園出眾的美，原來建築樣式肅穆古老，連學生宿舍也不例外。鐘
樓、尖頂放射着四面八面的玲瓏，拱門、穹頂導引出柳暗花明的天
地，雕塑和噴泉對引來熙來攘往的人群並不投去一瞥，嶙峋而厚實
的石牆以千萬噸的沉默鎮住從古到今的爭辯。愛因斯坦這樣的鼎鼎
大名迴盪在街頭巷尾，藝術、宗教、文學、數學等等的冠冕閃爍在
每一棟樓頂。點綴其間的是或輕盈或偉岸的七彩斑斕的樹，在正午
柔曼流動的秋陽裡浮光耀金，或如夏日喧鬧惹眼的石榴花，燦爛得
滿樹生輝。樹下是一片片飄落的秋天，秋天的色彩還在一片片一朵
朵飄下來，落紅滿地，落黃滿地，落得蕭蕭疏疏神清氣爽，只是你
永遠捉不住一片秋的影子，就像永遠留不住春的足音一樣。在科羅
拉多的山間，在西雅圖無邊的雨中，在俄亥俄一望無際的平原上，
我也曾尋尋覓覓，想從飄落的秋天裡看清自己的身影。然而一季又

一季飄然而過，彷彿一批批的畢業生，只把 「某某屆」模糊的名字
留在銅做的石頭做的紀念牌上，卻都渺然遠去，不可追尋。做老師
的送走一屆屆的學生，自己也終將隨着他們走入歷史，走入沉默的
石牆裡去。

晴朗的午後，坐在朋友家的沙發上閒閒談天時，慵懶的陽光透
過幾片紅楓斜斜射入窗子來。我們方才在教堂參加了主日崇拜，讚
美詩好像這陽光一樣柔和溫暖。教堂是全校最高的建築，因為學校
傳統規定，任何建築都不能高過這座教堂，所以旁邊的燧石圖書館
只好往地下深挖。主日崇拜從管風琴的天籟之音開始，身披黑袍、
橙色綬帶的唱詩班成員手捧歌本從正門魚貫而入，肅然穆然，在千
蕊的吊燈和高聳的穹隆下，走向前方擺着十字架的祭壇。忽然我想
到，就在不久前，自己也曾同其他教授一樣，身披各自的博士袍，
彷彿中世紀的僧侶，從正門魚貫進入我所在的大學教堂內，參加盛
大的開學典禮。便裝的學生在聽眾席起立迎接，眼中滿是對高帽大
袍的我們，或我們的博士袍所代表的知識和文明的敬畏。每個新學
期都由走向那個祭壇開始，其上供奉着全知全能的神或曰造物，一
個不許塵世任何東西凌駕其上的權威，一個能讓有限在無涯面前絕
望、顫抖的森嚴的秘密。這秘密像校園裡一座座堡壘般的建築，在
季節和人情的變幻前無動於衷。身披道袍的教授們也不得不兩股戰
戰，在無形的祭壇前頂禮膜拜。而季節之間不是斷層，秋葉會在幾
個月後飄成春花。當年的師長們為我披上道袍，我又用他們傳給的
燧石點燃一雙雙碧瞳藍瞳棕瞳中的火焰。當我們走入歷史的石牆，
或許還有學生在秋日的午後想起我們教的公式、理論和故事，在月
光下的湖邊吟起我們的老師傳授下來的歌謠。他們自己也在這一切
中變成模糊的名字，同古人和後人在季節的長河裡冥冥相連，並因
而在滿天燦爛又森嚴的秘密下感到同樣的沉重，卻毫無畏懼和
孤獨。

當我作別普林斯頓，作別那裡只有一面之緣的秋天時，我在朝
霞和晨霜裡看到了朋友眼中的執著和沉穩，其中沒有對日漸淡去的
秋色的無奈和悲愁。那份堅定給我沉甸甸的安慰，也給我輕飄飄的
希望，讓我迫不及待要回俄亥俄去，把在伊利湖畔拍的照片發給中
學的老師看。我的車拐上大路，同身後初升的太陽賽跑，在沿路幾
千里燃燒的秋色中向西疾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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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頓的秋天
（西雅圖）吳 捷

龍進溪是一條充滿自然野趣的小溪，溪水澄澈，映着蒼翠的林木，連帶溪
流都換上了青岩白石、雲影天光的迷人情調。跟長江主流黃濁的江水相比，這
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杜甫詩說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我們不遠千
里而來，尋幽訪勝，為的就是尋找那失落了的、不受污染的純淨。山水如是，
心靈也如是。龍進溪的得名，據說就是對岸西陵峽谷山崖上的一條龍，嶄露頭
角，不想隨着大江東去，反而是掉頭撲入山中，經過一番劇烈的掙扎擺動，雲
行雨施，品物流形，也就變成紛紛飄灑的細雨了。

龍進溪深入山中，一層一層的沉積岩堆疊出磅礴的氣勢，同時也構建了悠
久的歷程，大自然就是最偉大的地質紀錄。溪水中有很多小魚小蝦，草叢中也
有很多甲蟲蜻蜓，躍動的生命，繽紛的彩色，這是一塊保持着原始生態的濕地
，動植物品匯繁多，安居得所。就連山上的野猴群也是自由自在的，來去無蹤
，猴媽媽在懷中抱着小猴，也一樣的騰挪跳躍，奔放自如。人類深化了文明的
洗禮，相對來說，可能距離自然的天機日遠。仰望山上的懸棺，究竟前人是怎
樣開鑿出來的？又怎樣把遺體放進去的？現代人無法解釋這麼偉大的工程，總
覺得不可思議。其實，假如我們說古人的身手可能比猴子還要靈活，就像蜘蛛
俠似的攀爬上去，加以智慧的運用，要放置懸棺可能是輕而易舉的，不見得就
有任何困難了。後來人類頭腦用多了，享受慣了，手腳屈伸難免都有所退化，
加上怕高畏死，再也爬不到過去的高度，甚至可能是退化了。

山中的瀑布傾流而下，衝擊着一天星斗，水花四濺，看來這裏才真正是龍
的蟄居之所，身軀浸潤在蜿蜒的溪流之中，化身成一條永恆的青龍。山中有說
不完的傳說，隨着暮色四合，雨也愈來愈大了。森林浴中析出了大量的負離子
能量，滋潤大地上的草樹清香，淨化了空氣，使人舒筋活絡，脫胎換骨。

現在龍進溪逐漸變成了一個戲場。河口停泊了幾條木船，靠在江岸，小伙
子揚帆拉縴，活現了傳統三峽人家的峽江生活。還有溪中泛着的一條小船，寂
寞的姑娘在水中招手，過路的旅客有些回應，但都沒有停步。土家族的少女在
溪邊洗衣，穿着雲藍小袖的，素手輕揮，輕顰淺笑，歌韻悠揚，裝點着寂寞的
江天，拍入照片之中，情韻楚楚動人。山中有幾座吊腳樓，有些還佈置成新房
的模樣，么妹子唱着哭嫁歌，聲振林巒，大堆的紅衣少女穿梭往來，點綴着陪
嫁的隆重場面。遊客看過了，拍下了照片，可有幾分真實的感動？黃昏的遊人
散後，龍進溪回復了寧靜。聽說在某一個風雨的晚上，龍又再度起飛了，林木
摧折，土石崩流，大自然千變萬化，然後又很快的換上了華裝豔服，自我炫耀
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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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廣德寺外圍，我們不由放慢腳步
了，因為眼前的景觀實在太奇特了。一般
說來，大多數寺院的四周都築有圍牆，該
寺何只如此？其圍牆的四周還繞以環寺濠
，而且寬竟達十米、長竟逾千米──幾可
媲美古城古都的護城河。如此設施在全國
同類建築群中，恐怕是獨一無二的了；大
多數寺院前面都有山門，該寺亦然。其山
門的形狀和規格甚至堪稱富麗堂皇──山
門上方為裝飾性的牌樓，牌樓嵌有明代成
化皇帝親題的 「敕賜廣德寺」碑刻一方，
山門門楣雕有二龍戲珠，山門兩側有副對
聯： 「地接隆中，鷲嶺千峰雲疊嶂；塔懸
漢上，虎溪一派水環流。」平仄和諧、用
典巧妙、表意貼切，好一副膾炙人口的對
聯呀！它不啻一幅格調清新的風景畫，直
把人們引入高雅的境界……

「騎馬觀山門，敲鐘開齋飯。」據說
這是該寺鼎盛時期的真實寫照。由此可以
想像，作為曾經是湖北省乃至中原地區的
著名古剎的主體建築，那座大雄寶殿的氣
勢該是多麼雄偉的呀。可是來到中心地帶
，除卻殘存的牆基和柱礎，我們還能找到
什麼？經打聽，我們方知原委，原來大雄
寶殿早就毀於大革文化命初期。 「皮之不
存，毛將焉附？」大雄寶殿被拆，殿裡的
佛像自然自身難保。而今取而代之的是幾
根金屬支架和幾塊塑料板拼湊而成的一間
小屋，以及屋裡供奉的幾尊小得可憐的佛
像……多麼破敗的景象呀！目睹此狀，誰
不扼腕太息？！

大雄寶殿形近一片廢墟，至於附屬建
築，除了上述環寺濠和山門稍有特色外，
其他倖存的藏經樓和方丈室等都不甚起眼
。那末，該寺憑什麼資格被評為全國重點
文物保護單位？我們心裡直犯嘀咕。

不知不覺間，一座別具一格的佛塔赫
然在目！看到它，不禁令人聯想起當天上
午參觀過的明代襄陽王府綠影壁。該照壁
係全用綠色石料雕砌而成，如今形單影隻
站立在該府故址空地上，何嘗不是全國重
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對比之下，我們於
是有所醒悟：莫非我們又是誤把馮京作馬
涼？後經一位負責人介紹，我們終於茅塞
頓開，原來真正的 「國保」不是廣德寺，
而是該寺所屬的多寶佛塔，一如真正的
「國保」不是襄陽王府，而是該府所屬的

綠影壁。對此，我們不禁相視而笑……
該塔分為上下兩層，即下層的塔座和

上層的塔身。那是怎麼樣的一個塔座呀？
四周瀏覽，但見塔座平面呈八角形，上疊
淺檐，下奠矮基，磚砌角柱，東西南北四

面各設一個石砌券門，正門向南，上方石
額刻有 「多寶佛塔」四字。塔座內部為八
角形塔室，正中砌有八角形塔心柱，東面
設有通往塔座頂部平台的階梯，上方覆以
攢尖頂方亭……那是怎麼樣的一個塔身呀
？站在平台上端詳，但見平台上聳立着五
座小塔，即四隅各有一座具有遼代風格的
上方為三重檐的六角形亭式塔，形狀相同
、規格相同，以及正中那座元代盛行的葫
蘆狀的喇嘛塔，其高尤甚，竟達十米……
簡言之，四低塔簇擁一高塔，狀若眾星捧
月。

據載，我國現存的屬於此類的多佛塔
只有七座，多麼彌足珍貴呀！況且，若論
美觀之最，則非彼莫屬──着眼於局部，
君不見兩類小塔造型秀美，比例勻稱；着
眼於整體，君不見整座建築布局巧妙，結
構嚴謹……總之，該塔既挺拔，又玲瓏。
由於在在都充滿和諧美，因而塔在在都充
滿藝術感染力。古往今來，其獨特的風采
，不知吸引着多少人的視線；其非凡的魅
力，不知震撼着多少人的心靈……難怪有
識之士一致譽之為一座人文美學價值極高
的古建築！難怪每天慕名而來的遊客總是
絡繹不絕！

站在平台上繼續觀賞，這邊廂，但見
喇嘛塔頂覆以銅質傘蓋，傘蓋周邊懸有若
干小銅鈴──微風輕拂，叮噹作響，煞是
悅耳；那邊廂，但見塔座東側立有一棵千
年銀杏樹。雖然塔座高出地面只有七米，
在此俯瞰，當然感受不到北宋文學家王安
石在攀登江蘇鎮江金山寺塔時，那種 「忽
見鳥飛平地上，始驚身在半空中」的境界
，因為彼塔之高度數倍於此塔座之高度，
可是同樣是仰望該樹，在平台上要比在地
面上真切得多。據說，該樹因明代嘉靖某
年當地亢旱而不幸枯死。當時，老百姓都

以為該樹返魂乏術，豈知三年之後，該樹
竟然奇跡般地復活了。更為神奇的是，從
那以後，每年從暮春到暮秋這段時間，該
樹碧綠樹冠的中段西側，總會長出一小撮
金黃色的葉兒來……據說，這些黃葉好比
皇帝賜予該樹的金質勳章。當然傳說歸傳
說，可此則傳說並非無稽之談──因為有
感於這種現象，有感於漢武帝遊覽嵩山時
，見三古柏高大茂盛，一時心血來潮，即
興分別封之為大、二、三將軍之舉措，明
代嘉靖皇帝以及清代康熙、乾隆二帝不是
相繼倣傚，分別封該樹為 「大將軍」、
「護法尊」和 「感應大將軍」嗎？該樹不

愧為榮耀備至矣，夫復何求？
樹葉色與塔鈴聲相映成趣，堪稱極視

聽之娛矣。身臨其境，誰不驚嘆於該樹之
奇、該塔之美？不是說 「覆巢之下無完卵
」嗎？廣德寺位於襄陽城近郊，該樹迄今
高達三十多米，樹幹需要四人才合抱得攏
，周圍還有不少大樹，怎麼這些樹在1958
年 「土高爐大煉鋼鐵」時能倖免於 「砍」
？該塔名曰 「多寶佛塔」，顧名思義，該
塔佛多──全塔上下內外共嵌有45個石雕
佛龕，每龕各供一尊石佛，佛像端莊、安
逸，怎麼該塔在1966年紅衛兵大破四舊時
能倖免於 「砸」？諸如此類的事難道不是
不幸中之大幸嗎？塔樹相映襯，可謂珠聯
璧合。而今如此雙璧何只保全廣德寺的半
壁江山，更成為襄樊市旅遊業的中流砥柱
，真可謂厥功至偉。

聽講、遊覽、拍照、議論，我們忙得
不亦樂乎。得以站在平台上近距離地領略
該樹 「萬綠叢中一撮黃」的風采，我們更
是雀躍不已。我們這群幸運兒收穫頗豐，
同時無不感觸良深，一則因為該樹垂垂老
矣；二則因為該塔建於明代弘治 7 至 9 年
（公元 1494-1496 年），係磚石倣木結構
，歷盡滄桑，如今其表面風化現象相當嚴
重……老實說，我們多麼希望雙璧能夠永
葆青春，煥發更璀璨的光彩，為襄樊市乃
至湖北省的旅遊業做出更大的貢獻呵！

日暮途 「遙」，依依告別廣德寺之際
，我們頻頻回過頭去，看看塔樹漸去漸遠
的影子，藉以表達我們的良好祝願。我們
絕非自作多情，因為很難想像，塔樹相依
為命，相得益彰，沒有如此雙璧，廣德寺
還會如此富有吸引力嗎？襄樊市旅遊業還
會如此蓬勃嗎？襄樊市的聲譽還會如此顯
揚嗎？儘管那郊、市區擁有不少真、倣古
跡，如古隆中、習家池、綠影壁、襄陽古
城池及其所屬部分夫人城、王粲樓以及米
公祠？

塔樹相映襯，襄樊尤顯揚
□蔡瑞北

台北正籠罩在春節濃烈的鞭炮氣息裡，我卻在菲
律賓南端的三寶顏港，打赤膊，身穿游泳褲頭，頂着
火球似的清晨熾烈陽光，搭乘機器舢舨到聖珂路茲島
海灘游泳，以迎接羊年的降臨。從除夕便約了四個小
青年，準備了木炭、豬肉、雞腿和汽水、啤酒，準備
明晨出發。

遠眺十二浬外的聖珂路茲島，猶如一個隸書 「一
」字，在蒼茫的波浪之間載浮載沉。小舢舨只能容納
六人，我同伴中有兩個胖哥，壓得舢舨東倒西歪，船
輕水急，我暗自捏了一把冷汗，心想： 「若是翻了船
，大年初一餵鯊魚，這不是出洋相嘛！」偏是坐在身
旁的胖哥，一直嘰哩哇啦跟後面船夫聊天，好像一點
也不在乎的神情。

我問胖哥： 「這小子嘟囔啥？」
胖哥用生硬的閩南話，混雜着英語告訴我，船夫

是穆斯林教徒，他說這海裡有鯊魚，不過不要婜，牠
們聽到馬達聲會躲避的。這些話聽了之後，更讓我渾
身起雞皮疙瘩。低頭看那墨綠色海水，深不見底。若
是碰上一條鯊魚，只要牠用嘴輕輕向舢舨一拱，我們
這六個中菲人民便一起落海。……正聯想着恐怖鏡頭
，卻聽得胖哥捧腹大笑，笑聲將舢舨搖得直晃悠。

「笑啥？」我想開罵。
「他說你過去一定作過和尚。」

這種奇異的觀察，實在令人發笑。我轉回頭，朝
那個臉色黝黑的青年船夫笑道： 「你真是好眼力，俺
年輕的時候進過少林寺，後來因為犯了錯誤，被老和
尚趕出來了！」

通過胖哥的翻譯，只見船夫的臉一忽兒紅、一忽
兒白，而小舢舨馬達突然熄了火，那個質樸而純潔的
穆斯林青年船夫搖動兩下，馬達又慢慢地轉動起來，
舢舨上也恢復了輕鬆的空氣。船夫嘰哩哇啦講話，不
時發出暢快的笑聲。他說李小龍的腿上功夫高，成龍
的拳頭非常厲害，但是他兩人跟少林寺和尚比武，一
定被揍得屎尿直流。這小夥子從來沒唸過書，從九歲
起便往來大海之間搖舢舨維生。他在戲院看電影，看
到一群身着袈裟，一身是膽的江湖俠客，他崇拜李小
龍，他夢想有一天中了彩券，或是在聖珂路茲的海灘
無意之間拾到二千披索，他決心搭乘輪船離開窮困的
聖珂路茲島，先到馬尼拉，再坐船去那遙遠的少林寺
，向老和尚學 「中國功夫」……聽着這位穆斯林青年
的夢想，我起初微笑，繼而覺得傷悲，我年輕時候何
嘗不也是充滿了迷茫空幻的夢想？

眼前島上的椰樹、沙灘和叢林，蒙上一層模糊的
朦朧的影子，猶如剛下過一場雨一樣。我聯想起四十
多年前，一個外國作家在他《菲律賓紀行》中，有這
樣的描述：

這裡的一切都是巨大、宏偉、奇異而夢幻似的。
這裡說下雨，就下傾盆般的大雨。講椰子樹，就是巨
人般的椰子樹。這裡的蝴蝶像巴掌一樣大。這裡的椰
子會自己滾到你的腳邊，飛魚會自己投到你的甲板上
。這裡為幸福準備了一切，但這裡卻沒有幸福。

聖珂路茲島的沙灘柔軟而沁涼。投身在清澈見底
的碧波之間，真是涼爽痛快。那椰樹蔭下的涼亭內，
同來的小青年喝着啤酒，正在指導一個工人烘烤豬肉
串和雞腿。眼前沙灘上游泳曬太陽的遊客，盡是袒胸
露背、挺着兩團白花花肉彈的碧眼金髮洋人，我卻始
終找不着一位島上的穆斯林教徒，難道他們躲在濃鬱
的叢林間苦練 「中國功夫」？

海裡魚真多。即使沿着海灘潛游，不時遇到黑色
的魚群從眼前泅游而過，若不是手太滑溜，想抓到一
兩條魚並非難事。剛才我在三寶顏碼頭發現魚販，一
堆約莫七條巴掌大的魚，活蹦亂跳，剛從海上捕撈上
來的鮮魚，問他多少錢？他說二十披索，我搖頭跳上
舢舨，那魚販還向我伸指頭，叫價十五披索，折合台
幣才十四元。若在台北的話，連一條魚也買不到。為
什麼物價如此低廉的地方，卻還有這麼多貧窮的人民
，難道果真像那個外國作家所說的， 「這裡為幸福準
備了一切，但這裡卻沒有幸福」麼？

我在海裡慢慢游泳，呼吸着夾雜腥鹹氣息的海風
。不提防有人從遠方游來，他那標準自由式猶如春風
鼓浪，眨眼間泅近我的面前，定睛看時，眼前這個黑
唬唬的傢伙不是船夫麼？

「師──父！」小黑炭朝我吼叫。
我睜開布滿皺紋的眼睛，向他端望，他也一面踩

水，一面審視我，俺爺倆 「張飛看刺蝟──大眼瞪小
眼」，不料岸上卻揚起一陣熱烈的掌聲。

「您收下這個徒弟吧。他窮的連一雙鞋也買不起
，哪有路費去少林寺學武功？他誠心拜您為師，剛才

在船上，他嘀咕了半天，他真想學中國功夫……」岸
上，胖哥用閩南話、英語和甲巴卡諾方言，向我傳達
了小黑炭的願望。仰望萬里無雲的晴空，陽光正照射
着浩瀚的大海。面對着如此明亮的、金子般心境的穆
斯林青年，我實在左右為難。若是收下這個徒弟嘛，
我手無縛雞之力，太極拳只打到 「白鶴亮翅」，外丹
功練過半年，因為兩手難以 「發動」，便又半途而廢
，你說我拿什麼教導人家？但若是拒絕收下這個徒弟
，那豈不傷害了他的心靈、斷絕了他美妙的夢想麼？

「師──父！」小黑炭又朝我吼叫起來。
我猛地一個鷂子翻身，潛下海去，用手抓住小黑

炭猴腿，泅游上岸。趁着剛烤熟的雞腿、豬肉串還熱
乎，大家圍坐喝啤酒，為這位新收的徒弟而慶賀。小
黑炭因為是穆斯林教徒，不能吃豬肉串，甚至連雞腿
也搖手拒絕。他只是拘謹的喝啤酒，兩隻含着淚珠的
眼不停地向我瞅望。也許我 「作賊心虛」，心裡暗自
發毛，莫非這個小黑炭懷疑我是 「萬金油」──虎
（唬）牌的？

為了露兩招，我索性喝盡半瓶可口可樂，拍淨屁
股上黏附的沙粒，用着誇張的大動作，打了一段荒廢
多年的太極拳。但見身旁那五個小青年，瞠目結舌，
面露驚異神色，尤其是那個拜我為師的穆斯林船夫，
嘴角輕微蠕動，兩隻黑手不停地比劃，大概正努力默
記太極拳的動作吧。好不容易打到 「白鶴亮翅」，俺
雙手抱拳，朝向浩瀚無垠的蘇祿海納頭一拜，只聽得
樹蔭下傳來一片掌聲，原來那幾個大胸脯洋婆子為我
捧場哩。

一陣陣清涼的海風迎面而來，吹得蕉葉婆娑作響
。轉頭向那椰林掩遮下的內陸眺望，靜寂無聲，偶而
從濃郁的叢林深處傳來一聲雞啼。聖珂茲島是荒涼的
、寂靜的，猶如一塊尚未開拓的處女地。

小青年耐不住寂寞，早已拾起蛙鏡，抱着救生圈
投向了藍天碧海之間。只有我和這個不知名的菲國徒
弟，坐在椰樹蔭下，喝汽水、玩沙子，偶而抬頭瞅一
眼陽光照射下的海水。我倆都沉默無言，因為誰也聽
不懂對方的話。

嘩啦嘩啦的海潮聲響，催人昏然欲睡。我在朦朧
間，聽得有人向我建議：到了那邊，出門少帶錢，不
戴表，見到年輕人閃遠一點。若是讓他們發現你是台
灣客，是條肥羊，他不光天化日之下把你宰掉才怪哩
。我向朋友講笑話，假使萬一碰上的話，我告訴搶犯
： 「要錢沒有，要命一條。爺們，你看着辦吧！」雖
然嘴上說得瀟灑，幽默，但等親身走在三寶顏街頭，
心裡卻不停低聲禱告：活了大半輩子，狂風暴雨，牛
鬼蛇神，俺都安然無恙，難道俺被這外國番佬剝了皮
吃涮羊肉？那實在是太冤枉了吧！……驀地，聽得有
人喚我： 「師父！」睜開沉重的眼皮，我發現坐在旁
邊的穆斯林徒弟，向我指了一下空手腕，接着伸出三
個指頭。我這才明白，我們預定返回三寶顏的時間是
三點鐘，大概剛才他看過我手上戴的浪琴牌自動手表
。看起來師徒之間還是有感情的吧？

在返航途上，風浪較大，每人身上都被海水濺濕
了。坐在身旁的胖哥，不住地和小黑炭嘰哩哇啦，而
且聲音稍微激動，我偶而聽懂Taiwan這個親切而熟悉
的詞彙，莫非這兩個菲國小青年也關心海峽兩岸的問
題？我實在茫漠不解。

「他發什麼牢騷？」我忍不住問胖哥。
經過胖哥的解釋，才知道他的兩個哥哥，現在失

業在家，窮途潦倒。自從海灣戰爭爆發，在中東做工
的菲律賓人，陸續撤離戰火地區，他的胞兄是其中一
名；另外一個哥哥原在台灣新竹一家工廠做工，最近
也被遣返回了聖珂路茲島。這個船夫批評台灣 「不夠
朋友」，既然如此，俺這個從台灣來的 「師父」，當
然也讓他討厭，我還收這種人當徒弟作甚！

也許小黑炭聽出我的口氣厲害，便再也不吭聲了
。遠方的三寶顏馬路、花樹掩映的菲律賓傳統樓房，
逐漸清晰起來。小黑炭熄掉馬達，用力划槳靠了岸，
他先跳進水中，將我攙扶着走過踏板登岸。臨走，我
從褲袋掏出十個披索，交給了他。他低垂着頭，紅着
臉說聲 「三客油」，兩顆烏亮的眼珠閃出感激的光芒
，我的心頓時融化了……

耳畔，揚起一首菲律賓遠古的民歌：
巨人帶着一塊土地，
可是掉在海裡了，
於是土地就碎裂成七千個小塊……
其實，這七千多個大小島嶼組成的菲律賓，豈不

正是整個世界的縮影嗎？

春風鼓浪春風鼓浪 （台北）張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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